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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媒体不再是我们工作的重心，

也不再是人生的全部。而我们原来

以为，可以在某个报社、杂志社，

工作一辈子，把个人的特长、爱好，

兴趣与工作结合，过着宽裕、体面

的生活，改变一下世界。

如今，我们不再有类似的幻想。

但我们在新闻业的那些年，曾经为

这个梦想和目标努力过，付出过汗

水和青春。自然，我们现在也谈不

上后悔和失望。在一个以 5G 为代表

的新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和传

统的纸质媒体时代一起老去，傍晚

站在山峰上看看红色太阳西沉落山，

倒也是不错的经历和体验。

许知远花了六年时间，写了《青

年变革者：梁启超 1873-1898》。复

旦大学教授葛兆光说 :“许知远阅读

史料体验那个时代的心情，借助想

象重塑那时社会的生活，通过将心

比心的感受复活梁启超的生命历程，

并尝试着以梁启超式‘笔端常带感

情’的写法，写出梁启超和他的时

代，也写出中国那一段风云诡谲的

历史。”

作家陈冠中看完书说 :“只有细

说历史才能挽救史观于庸俗，而好

的传记则是真历史的不二伴侣，许

知远的梁启超传堪称为此做了一次

示范，考证到位、文字漂亮、叙事

细密、立论严谨，如此厚重讲究的

历史人物传记，读来如故事般引人

入胜。”

这本新出的书，只是许知远写

“梁启超”传记里的第一部。按照

他的规划，这本书还有两大本。这

意味着许知远下面的五六年时间，

将继续书写梁启超的中年和晚年，

还有他所处的大时代和大变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勇则

评价 :“人物传记在很大程度上是写

作者的情感投射，知远的任公传，

在知人论世、文字表达、价值认同上，

都达到一个全新的境界，值得期待。”

互联网与中国社会

腾云：《纳斯达克的一代》是

我在 2000 年的时候给你策划出版的，

但这本书你从未再版过。你在书中

充满热情地书写了上世纪 90 年代末

期的中国互联网，并对互联网给中

国社会带来的变化充满期待。现在，

你怎么看待那个时候的自己？

许知远：很多回忆被勾起了。《纳

斯达克的一代》是我出的第二本书，

写得非常散乱，充满对于新技术革

命带来一种革命性力量的渴望。

我们是一代人，看着媒体兴起

和衰落，看着曾经看不上的互联网

公司崛起，看着我们渴望寻求的价

值观、我们表达的那套语汇、那套

人文系统，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慢

慢瓦解破碎，精神上有很多失落。

其实，互联网是造就这种消失的一

个重要力量。

回顾 90 年代，我大学毕业，赶

上了当时的互联网风潮。1995 年，

我们最初上网用“猫”，从 14.4K

到后来的 28.8K，价格贵，上网一小

时需要 15 块钱。那时候，互联网包

括其代表的新技术、新文化，对我

非常有诱惑力。

我们是读《连线》杂志成长起

来的。当时《连线》强调，要成为

科技界的《滚石》杂志。当年的年

轻人就发现，科技突然变成世界上

最酷的东西。比如，当时像雅虎那

样很火的公司（而现在这些公司几

乎都没有了）的创始人，都变成了

流行的数字英雄和偶像，就像当今

的优酷、推特一样。

上世纪90年代末期互联网出现，

对我们是巨大的精神启蒙，硅谷的

管理方式、思维模式及其代表的个

人精神，让人痴迷和向往。1998 年起，

我开始读凯文·凯利的文章，一会

觉得云山雾罩，一会觉得大开眼界。

他把生物、经济、技术，包括摇滚

精神，全混在一起进行全新表达，

对中国 70 年代生人产生了巨大的冲

击。

中国的互联网领域，涌现了如

张朝阳、丁磊、王志东、马化腾等

　　互联网对我来说，是新一轮的思想启蒙。我写的《纳斯

达克的一代》，实际上是对这种感觉的憧憬。

右图：青年梁启超。


